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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谢家麟的经历看中美科技关系的演化 

王作跃 

就在美国努力应对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他

挑战的时候，中国及其科技上的进步越来越成了美

国全国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例如，2011年 1月 25

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就以中

国和印度的崛起来说明“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尤

其反映在全球对工作机会的竞争上。他并具体举例，

提到中国的两项成就：“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太

阳能研究设施” 和“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他认

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苏联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呼吁美国增加科技与教育投资，发誓要

“在创新、教育、建设方面超过世界其他各国”。 

作为一个科技史学者，我曾经研究过中美科技

关系史以及美国当年是如何应对苏联卫星发射所引

起的危机的。把中国的崛起与卫星危机作类比，我

认为既有得当也有不得当的地方。的确，今天就像

卫星危机时一样，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受到了

严重的挑战。而奥巴马总统也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总统一样，明智地把它理解成一个在科技与教育上

的挑战，而不是一个直接的军事挑战。这个类比的

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在美国史上还很少有像卫

星事件这样有震撼力的例子。它导致了联邦政府在

上述领域里的投资急剧增加，并加强了朝野两党在

总体国家政策上的共识。 

然而，当代中美之间在众多领域都有紧密的联

系，与当年美苏之间的针锋相对有很大的不同。在

这里我希望透过分析中美科学关系的历史背景，来

了解其在塑造当今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未

来创造合作机会，携手解决共同问题所可能产生的

影响。 

大约在 60年前，中国物理学家谢家麟从斯坦福

大学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他于 1951年 9月 20日

登上了从旧金山开往中国的邮轮“克里夫兰总统

号”。尽管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已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

国，但是这扇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尤其是那些希

望与家人团聚的学生还是有可能回国的。谢家麟在

1947年赴美留学时，将妻子和孩子都留在了国内。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心中兴奋不已。但是到了檀

香山，他的梦想被打破了。美国政府官员不允许他

和另外几位中国留学生继续他们的旅程，理由是总

统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禁止部分外国人离开美国。 

美国“铁幕”就此降临。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

上期间，这项旨在阻止技术人才流入到冷战中美国

的敌对国家的政策，导致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纯因政

治原因而被事实上扣押在了美国。后来，经过美中

的日内瓦谈判，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几百位中国留学

生、科学家，最终在 1954年到 1955年间获准回国，

但是这些扣押行为却激起了许多中国人和其他人的

不满。而这些人原本对美国还持有相当的好感。正

如 1954年美国大学的一些研究亚洲的学者在给《纽

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扣押中国科学

家“与美国公正的理念是不相容的”。比起他们可能

带回中国的技术，这一行动“在国内外所造成的敌

意”，对美国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害处。 

此后在 1957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再次将留美

华人科学家与美国冷战策略连接起来。10月 4日苏

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使全美国无比

震惊。没过几个星期，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普

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这两位华人物理学家，

被宣布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新闻周刊》在“这两

个中国人的选择”的标题下，称赞李、杨在苏联卫

星冲击的阴影下显示出了对美国的忠诚。如果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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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麟代表了 20 世纪 50年代从美国归返中国的一千

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百分之六十从事科技领域的

工作）（“归者”），他们使得中国科学更加“美国化”，

那么李和杨则是在美国科学界中四千左右华人“留

者”精英的代表。 

当中美两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期重新建立关

系的时候，归者和留者又再次联手，有力地促进了

美中科技交流与合作。例如在 20世纪 80 年代，谢

家麟和李政道，以及斯坦福加速器中心的潘诺夫斯

基一起，以 SLAC为参考，共同设计建造了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这一成果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前往进行研究。由于潘诺夫斯基

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所做的工作及他对国际科学

的贡献，他在中国倍受爱戴。同时他也利用他在中

美科学界的人脉联系，推动中国参与国际核军备控

制（包括核不扩散）方面的活动。 

 
潘诺夫斯基和谢家麟 2002 年于北京合影 

 

或许称得上最重要的是，在这代归、留华人科

学家的帮助下，新一代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再一

次成为美国科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一代留学

生又进一步促进了太平洋两岸的科学合作，且所涉

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公共健康等 

方面。 

要应对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气

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重组，都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

力。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到目前为止，也一直比较

注意措词，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看作是世界上的一

个正面发展，是对美国提出的有建设性的挑战。他

这一届政府也延续了尼克松之后，美国两大政党持

续推动中美两国科学合作的传统。然而，另一方面，

确有人对美中科技交流持否定观点。例如，有国会

议员认为中国盗窃美国的技术，认为中国与斯大林

时代的俄国没有两样，认为“我们在（与中国）交

往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于是，他就在美国联邦

2011年预算提案中，加入了一项禁止美国航空航天

局（NASA）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中国进行科

技交流的条例，并于 2011年 4月通过。 

在国际交流中保护美国国家利益是必要的，但

如果将其定义得太狭隘了，就有可能忽视国际交流

的价值和理想。这些价值和理想包括这样的理念，

即科学家应该可以自由地跨国流动和国际间应提倡

科学合作。二者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美国和世界科学

界所推崇。美国科技的兴盛发达受惠于国际交流与

合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20世纪从中国及其

他国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科学家。再者，正如许良

英教授（爱因斯坦著述在中国的主要编译者）在接

受 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萨哈洛夫奖时，通过其子所

发表的书面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特别

是国际科学界与中国保持联系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是

十分重要的。  

无论我们是不是处于另一个“苏联卫星时代”，

冷战世界已经过去了。在此时，我们应该鼓励当代

像谢家麟和潘诺夫斯基那样的有国际视野的科学

家，超越国界进行合作，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解

决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而不是给他们制造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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